
论杜甫对唐代乐人文学的大力开拓

杜甫是唐代杰出的诗人，与李白并称，他们成为继《诗经》与《楚辞》以后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个

高峰。关于杜甫的诗歌成就，学界已有公认：一、杜甫能够将个人身世与时代风云融入诗歌创作中，

作品极富现实主义精神与时代感，因而人们冠之以“诗史”的美誉。唐代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

“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1]二、杜甫能够充分

吸收前代诗歌的杰出成就，成为一位空前的集大成者。诗歌不但感情深挚，而且诸体皆工。唐代元

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2]其实，这两点

均与杜甫的开拓精神密不可分。关于杜甫的开拓精神，元稹《乐府古题序》曾云：“近代唯诗人杜甫

《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3]事实上，除了乐府诗

以外，杜甫“无复倚傍”的诗歌开拓精神还表现在很多方面，只可惜人们一向很少深入关注。下文便

以唐代乐人文学的发展为例，论述杜甫在其中所作的大力开拓以及对后世乐人文学产生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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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唐代是中国古代乐人文学的枢纽，杜甫在其中作了大力的开拓。杜甫诗中

所描写的乐人身份趋向多元，内容也由乐人的容貌与技艺扩展到他们的生活，所渗透的情

感除了赞美以外还增添了同情与感伤。杜甫之所以能够如此，除了与他个人的才情禀赋有

关以外，还与盛中唐之际音乐格局的变化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乐人们密切相关。唐玄

宗执政后期因为国力强盛而产生了“与民同乐”的心态，加之后来“安史之乱”的突然爆发，

宫廷音乐于是从封闭走向了开放，民间音乐也由沉寂走向了活跃。此后的唐代乐人文学几

乎没有超出杜甫开拓的范围，只是朝着纵深方向有所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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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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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所谓乐人，就是以音乐创作和表演作为参与社会生活主要方式的人群。由于音乐与人类共生，

故乐人古已有之。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显赫的地位，而礼乐文化又是其内核，因而

乐人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极受关注的人群。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乐人于是成了中国古代文学重

要的审美对象之一。在中国古代文学的长廊中，我们总能看到乐人们独特而光辉的身影：《诗经·国

风·王风·君子阳阳》中的舞者，李延年歌谣中“倾国倾城”的李夫人，唐诗中技艺超群的李龟年、杜秋

娘等，柳词里真情率性的市井歌妓，杂剧中机智勇敢的赵盼儿，《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为爱殉情的杜

十娘，《桃花扇》中为国舍爱的李香君等。纵观中国古代乐人文学的发展历程，唐代无疑是它的高

峰。这不仅表现在骤增的作品数量上，还表现在卓越的艺术成就上[1]。唐代许多乐人因得益于文学

而青史留名，除了上面所提及的以外，还有如公孙大娘、赵璧、曹刚及安万善等。而就唐代乐人文学

而言，处于盛中唐之交的杜甫无疑作出了大力开拓。

杜甫创作的乐人诗约11篇，将它们按创作时间排序，大致如下：《城西陂泛舟》、《赠花卿》、《宴戎

州杨使君东楼》、《即事》、《数陪李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二首赠李》、《听杨氏歌》、《陪柏中

丞观宴将士二首》、《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及《江南逢李龟年》。其中，学界对于《赠花卿》中“花

卿”是否为歌妓存在着争议。如杨慎《升庵诗话》认为花卿指花敬定，杜甫创作此诗旨在通过对花敬

定营中奢乐的描写来对恃功自傲、不恪守臣子本份等行为进行讽刺；而胡应麟《诗薮》则认为花卿只

是一位歌妓，此诗的内容其实通俗易懂，意在赞美花卿的音乐才华。当今学界对这两派观点有一定

的取舍，其中绝大多数是赞同胡应麟观点的[2]，本文也持同样观点，将之列为乐人诗。

将杜甫的乐人诗放入唐代乐人文学发展进程中考察，我们发现，杜甫创作的乐人诗数量空前，此

前初盛唐诗人描写乐人最多的要算李白，其数量也不过约 5首，张说虽有 4首，但是《伤妓人董氏四

首》中所描述的却是同一位乐人，其余的如崔颢、李颀、岑参仅各有2首，而杨玉环和王昌龄仅各有1
首。当然，杜甫对乐人文学的大力开拓，除了表现在数量上以外，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所描写乐人的身份趋向多元。在杜甫之前，除杨玉环《赠张云容舞》与李白《草书歌行》以

外，其它诗篇所描写的乐人均不涉及宫廷乐人。其中李白《草书歌行》中虽然述及公孙大娘，但仅一

句带过，“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公孙大娘并不是这首诗歌描写的重点，李白只

是借其与怀素书法艺术的关系来表达自己对艺术的理解，认为艺术创作贵在自然天成。而杨玉环之

所以会描写到宫廷乐人，这主要与她本人特殊的身份相关。她尊为贵妃且精通音乐，曾与唐玄宗一

起担任过宫廷音乐机构梨园的老师，因此对宫廷乐人自然非常熟悉，所以才会描写到。初盛唐诗人

描写的乐人主要是民间乐人。这些乐人既有贵族的家妓，如崔颢《卢姬篇》与《岐王席观妓》，又有当

时著名的艺术表演家，如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中的董庭兰以及《听安万善吹觱篥

歌》中的安万善等。这些乐人既有汉人也有胡人。诗中的胡乐人除了安万善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如

李白《观胡人吹笛》中的吹笛胡人等。初盛唐诗人笔下的民间乐人大多数为无名氏，比如李白《秋猎

孟诸夜归，置酒单父东楼观妓》、《邯郸南亭观妓》、《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妓》及《观胡人吹笛》等均

[1]柏红秀：《论唐代文学中的“歌者”》，《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2]相关学术论文约6篇，其中认为花卿是歌妓的有5篇，它们是：1.缪士明：《〈赠花卿〉主旨考辨》，〔石家庄〕《河北

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2.郭世欣：《杜甫〈赠花卿〉析疑》，〔成都〕《四川师院学报》（社会科学

版）1983年第4期；3.吴明贤：《杜甫〈赠花卿〉浅解》，〔成都〕《杜甫研究学刊》1998年第4期；4.户崎哲彦、陆建林：《杜甫

与花卿──杜甫〈赠花卿〉〈戏作花卿歌〉解释商榷》，〔成都〕《杜甫研究学刊》第1999年第3期；5.左汉林：《杜甫〈赠花

卿〉诗意新说》，〔保定〕《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 4期。认为花卿讽花敬定的有 1篇，张超：《杜甫

〈赠花卿〉诗微言辩释——与杨义先生商榷》，《邯郸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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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

但是杜甫却不同，他既描写了民间乐人又描写宫廷乐人。对于这些民间乐人，杜甫既作整体性

的描写，如《城西陂泛舟》、《宴戎州杨使君东楼》、《即事》、《数陪李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二

首赠李》及《陪柏中丞观宴将士二首》等诗，诗篇既没有言及乐人的数量也没有言及他们的姓名。同

时，杜甫也对之作具体的描写，比如花卿与杨氏等。《赠花卿》描写了花卿高超绝伦的器乐演奏艺术，

说其声响之大、音质之美，足以与天上的仙乐相媲美，不少读者将诗中所言的天上仙乐理解为当时宫

廷中所表演的音乐，足见其作为民间乐人艺术表演水平之高绝；《听杨氏歌》描写了杨氏极富感染力

的歌唱技艺，不但打动了在场所有的听众，而且简直可以惊天地泣鬼神。虽然杜甫没有像杨贵妃那

样有宫廷生活的经历，却也描写到了宫廷乐人。如被后人赞不绝口的《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这首

诗描述了两位乐人，一位是公孙大娘，一位是李十二娘，前者是杜甫儿时所见，后者为安史之乱以后

所见。两位乐人均曾做过盛唐梨园乐人，为师徒关系，都擅长剑器舞表演，而且水平为全国顶尖。

其次，描写的乐人内容趋向丰富。除了描写他们的容貌与音乐技艺以外，还涉及他们的生活，特

别是他们的身世变迁。由于乐人主要是以艺事人者，因而他们的技艺和表演活动一直是中国古代乐

人文学关注的重要内容。如《列子·汤问》述及韩娥能使一城之人随其歌声或喜或悲，而秦青的歌声

则能使草木震荡并且响彻云霄等。由于乐人身份低贱，所以不少女乐人除了以艺事人以外，还以色

事人，这样一来，她们的容貌与服饰等外在特征也一并成为中国古代乐人文学的描写内容。对于这

些传统的乐人文学内容，杜甫显然是有所继承的。他的不少诗篇描述了女乐人的容貌，如《城西陂泛

舟》中“青蛾皓齿在楼船”，《数陪李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二首赠李》有“竟将明媚色，偷眼

艳阳天”、“翠眉萦度曲，雲鬓俨分行”及《陪柏中丞观宴将士二首》的“绣段装檐额，金花帖鼓一”等。

同时杜甫还对乐人的技艺多有述及，《城西陂泛舟》写舞姿的轻盈，“燕蹴飞花落舞筵”；《听杨氏歌》写

杨氏歌声的感染力，“满堂居不乐，磬下清虚里……老夫悲暮年，壮士泪如水……勿云听者疲，愚智心

尽死”；《赠花卿》写器乐演奏的惊人效果，“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等。

除了继承这一传统内容以外，杜甫还对乐人的生活有所描述。在杜甫之前，初盛唐人诗中也会

有些乐人生活的描述，但是所作描述往往比较宽泛。比如崔颢的《卢姬篇》、《岐王席观妓》，主要写到

了乐人被选进王侯之家以后受到了巨大恩宠，从此过上了养尊处优的生活，其中《卢姬篇》用的还是

乐府旧题。读者从这些诗篇中很难了解到唐代乐人具体的生活内容。但是杜甫的乐人诗却不一样，

乐人很多的生活信息都被包含其中。以《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为例，诗人不但在这首诗中描写

了盛唐重要梨园弟子的生活状况，包括他们表演活动的安排以及技艺传授的方式等；同时还描述了

中唐民间乐人的生活状况，指出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盛唐的宫廷，这些人因安史之乱而流散到

了南方，主要依靠在宴会上表演来维持生计，过着漂泊不定的贫苦生活。再以《江南逢李龟年》为例，

读者从中可知歌唱家李龟年在安史之乱前后的人生境况：他在盛唐曾活跃于京城，出入于权贵之家，

过着奢侈的生活；安史之乱以后，他流落到了江南，靠给人唱歌为生，生活极其贫苦。将这两首诗结

合起来考察，读者从中可以知晓中唐初期乐人们从事表演活动的主要场域，它主要集中在当时经济

和文化均很落后的南方。

最后，杜甫在这些乐人诗中渗透的感情除了赞美以外，还增加了同情与感伤。在杜甫之前，乐人

文学主要是通过对乐人容貌和才艺的描写来表达对他们的赞美之情，因而诗篇所呈现出来的情感相

当单一。虽然杜甫的乐人诗中也有不少属于此类，但是与众不同的是，杜甫还在其中渗透了同情与

自伤等情感，这主要表现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和《江南逢李龟年》这两首诗中。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的李十二娘原为盛唐的梨园弟子。众所周知，梨园是盛唐时期所

设立的宫廷音乐机构，主要负责法曲表演，为帝王和极少数权贵服务。唐玄宗酷爱音乐，时常与杨贵

妃一起到梨园中教授乐人演奏，因而梨园乐人受尽时人的羡慕而被称为“梨园弟子”，他们所过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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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相对骄纵，如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华原磬》有“玄宗爱乐爱新乐，梨园弟子承恩横”[1]。

但是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他们的生存境况一落千丈。很多梨园弟子因为没能及时离开动乱的长安而

被迫为乱臣贼子安禄山表演。唐代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载有：“禄山尤致意于乐工，求访颇切，

不旬日间，获梨园弟子数百人。群贼乃相与大会于凝碧池宴，伪官十数人陈御库珍宝罗列前后。”[2]在

忠君思想占据主流的封建时代，他们的人生可谓悲凉至极。当时梨园弟子雷海青还因为拒绝表演而

被安禄山凶残地杀死。那些幸运逃离长安的梨园乐人，虽然保全了性命，从此却与先前养尊处优的

生活永别，四处流落、居无定所、生活极其困顿。唐代袁郊《甘泽谣》记载曾入籍于盛唐梨园小部音声

的许云封在安史之乱中曾流落民间，在南海漂泊近四十年，直到遇上韦应物以后才勉强过上相对安

定的生活。白居易《江南遇天宝乐叟》中描述的年迈老乐人也是盛唐时的梨园弟子，“白头病叟泣且

言，禄山未乱入梨园。能弹琵琶和法曲，多在华清随至尊”，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也流落到了南方，“从

此漂沦落南土，万人死尽一身存”，最后靠在江边打渔为生，过着清贫的日子，“秋风江上浪无限，暮雨

舟中酒一尊”。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对李十二娘倾注了深厚的同情。诗中将李十二

娘与公孙大娘进行比较，详写盛唐时的公孙大娘，略写了唐代宗时的李十二娘，以此突出两人同为梨

园弟子且舞蹈技艺旗鼓相当，但是人生状况却迥异：一个在盛世受尽万人拥戴，一个在乱世为生计黯

然伤神。诗中将李十二娘置于日薄西山、月亮东升、荒山野岭等极其悲凉的环境中加以描写，以此烘托

出李十二娘内心的忧伤，相关诗句有“女乐余姿映寒日”、“乐极哀来月东山”及“足茧荒山转愁疾”等。

其实，“安史之乱”不仅对宫廷乐人是一场浩劫，对于民间乐人亦是如此。杜甫在《江南逢李龟

年》中也对盛唐时京城著名乐人李龟年倾注了深厚的同情。李龟年多才多艺，擅长歌唱，精于击鼓，

还会俳优表演。盛唐时曾凭借杰出的音乐才华过上了富比王侯的生活，受尽了时人的羡慕。唐代郑

处诲《明皇杂录》：“于东都起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宅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于都下。”他还

曾受宠于唐玄宗，出入于宫廷，演唱过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创作的歌辞等。安史之乱以后，他也流

落到了江南一带。据李端《赠李龟年》，他是在很多年后才返回京城的。杜甫在诗中重点描述了李龟

年在盛唐和中唐不同的演出地点，一北一南，一繁华一贫瘠，从而展现了他在盛唐的风光与中唐的落

魄，然后又通过眼前江南美好风光的描写反衬出李龟年当时无限凄苦的心境。

杜甫在诗中除了抒发了对乐人的同情以外，还流露出浓郁的感伤。这种感伤主要基于两点，一

是对诗人自我人生的伤感，一是对国家命运的伤感。在描写李十二娘和李龟年这两位乐人时，时时

会引发作者对自己人生的审视，从而“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表达出对自身命运的悲慨。乐人以

音乐技艺谋生，诗人靠文学才华博求社会声誉，两者的生存方式有相似之处。当社会发生了强烈动

荡时，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受到波及，无论是乐人还是诗人。因此杜甫在审视乐人命运变迁时，

总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自己。杜甫出生于儒官家庭，有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理想，年

少时便极富才华，盛唐时曾在长安积极游仕多年，奔走于权贵之门，最终却只谋得一个极卑微的官

职。更加不幸的是，此时“安史之乱”又突然爆发，他落得个流落南方偏僻之地客死异乡的结局。因

此当诗人在描写那些著名乐人大起大落历经坎坷的人生时，也会述及自己的不幸。如在《观公孙大

娘舞剑器行》中，他写盛唐观看公孙大娘表演时，自己正值儿时，但是看李十二娘表演时，自己却已经

年迈。抚今忆昔，时光匆匆却一事无成，诗人于是心生满腔悲伤。再如在《江南逢李龟年》中，诗人写

自己与李龟年再度相逢，曾经受权贵肯定和赞誉的荣光岁月已经留在了遥远的过去，现在只能与贫

困为伴，伤感之情骤增。

在描写两位乐人时，杜甫除了感伤于白驹过隙、自身一事无成以外，还为国家的命运而悲叹。盛

[1]〔唐〕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79页。

[2]车吉心主编、王育济副主编:《中华野史·唐朝卷》，〔济南〕泰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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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音乐大兴，对后世影响深远，唐代乃至后世的诸多名曲均产生于此时，很多盛唐诗人的作品被选入

乐曲中传唱全国，比如王维、李白、王之涣、高适等。受此影响，那些技艺高超的宫廷乐人及京城乐人

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过着令时人羡慕的风光生活。但是“安史之乱”爆发以后，社会受到了巨

大的破坏，乐人的生活一并受到牵连，最终一落千丈。因此，无论是盛唐的音乐还是盛唐的乐人都成

了大唐国势走向的一种象征。当杜甫对盛中唐之交的著名乐人进行描写时，也表达了对国家兴衰的

伤感。如在《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中，作者对公孙大娘与李十二娘的音乐表演描写过后，便转换视

角，对当时风云变幻的社会现状进行了描写，“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倾动昏王室。梨园弟子散如烟，

女乐余姿映寒日”，指出随着盛唐的一去不返，凋敝成了眼前的主要景象，“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唐石

城草萧瑟”，感伤之情格外浓郁。《昭昧詹言》：“‘金粟堆’又从先帝意中起棱，但觉身世之戚，兴亡之

感，交赴腕下。”[1]与《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的直接抒发不一样，《江南逢李龟年》则表现得极度婉约，

但是读者仍能强烈地感受到诗人感时伤事的情怀。《杜诗说》：“此诗与《剑器行》同意。今昔盛衰之

感，言外黯然欲绝。见风韵于行间，寓感慨于字里，即使龙标、供奉操笔，亦无以过”[2]，《义门读书记》：

“四句浑浑说去，而世运之盛衰，年华之迟暮，两人之流落，俱在言表”[3]，《唐诗评注读本》：“伤龟年亦

所以自伤也”[4]。杜甫的这些乐人诗篇因为增加了与众不同的丰富情感，因而既新颖且感人至深。

以上这几点，显然是杜甫对唐代乐人文学的大力开拓。

二

杜甫之所以能够如此，除了其独特的才情禀赋之外，还与盛中唐之交音乐格局的改变使他有更

多的机会接触到乐人们密切有关。前文已言盛唐宫廷音乐因为唐玄宗的酷爱和精通而迅速繁荣，但

是这种繁荣却极富封闭性。关于它的繁荣，可以从宫廷音乐机构的增设看出，也可以从唐代崔令钦

《教坊记》的记载看出，书中所载的宫廷乐人和乐曲数量之多、水平之高以及后世传播之深广，真是令

人无限惊叹。关于它的封闭性，同样也有很多文献的记载。比如公孙大娘虽然是全国剑器舞第一

人，但是典籍记载她的却极少，除了杜甫的诗歌以外，仅有的就是关于书法家怀素观看后书法水平大

增的几则史料。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盛唐宫廷音乐机构的管理非常严格。比如宫廷乐人

是不可以随便外出的。《教坊记》记载内人们只能在每个月的二日、十六日或过生日才可以与家人见

面，而且见面的场所还是设在宫内的。盛唐宫廷乐人的授艺方式不是由宫廷音乐机构进行教授，就

是宫廷乐人家族内薪火相传。虽然当时宫廷制造了许多乐曲，但是这些乐曲不经允许是不能外传

的。元稹《连昌宫词》载当时宫廷新乐曲出炉以后在京城很快传开，唐玄宗对此非常诧异，派人去捕

捉偷曲者，隔宫墙习曲的李谟差点儿被收入大牢。另外，民间乐人虽然有时会参与宫廷的音乐活动，

但是他们却很难入籍其中。《连昌宫词》中被唐玄宗赞誉“眼色媚人”的京城青楼歌妓念奴即是如此。

最后，宫廷乐人主要是内部通婚，如《教坊记》载裴大娘由其兄裴承恩做主嫁给了竿木侯氏，唐代陈鸿

祖《东城老父传》中梨园弟子潘大同的女儿由唐玄宗做主嫁给了擅长斗鸡的贾至等。盛唐宫廷音乐

的封闭性，使得盛唐百姓们很难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宫廷乐人，故彼此相对陌生。如《教坊记》中的庞

三娘子虽然是盛唐教坊名乐人，技艺精湛声名远播，然而“当大酺汴州，以名字求雇”时，聘请她的人

却与她相见不相识，“既见，呼为恶婆，问庞三娘子所在”[5]。

然而，宫廷音乐的这种格局到了盛中唐之际却有了改变，宫廷音乐由原来的封闭走向了开放。

这一方面与唐玄宗的执政心态改变有关。唐玄宗执政前期由于任用贤臣故国力很快强盛，到了执政

后期，太平日久使他产生了“与民同乐”的心理，“自立云韶内府，百有余年，都不出于九重。今欲陈于

[1][2][3][4]陈伯海：《唐诗汇评》，〔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5页，第1265页，第1265页，第1265页。

[5]《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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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姓，冀与群公同乐，岂独娱于一身？”[1]朝廷因此大力鼓励朝臣们进行宴乐。如增设新的节日，将唐

玄宗的生日定为千秋节，那天全国举办各式各样的庆典活动；减轻了对朝臣的监督，开元二十五年朝

廷下诏有“朝廷无事，天下大和，百司每旬节休假，并不须亲职事，任追胜为乐”[2]，天宝十年朝廷下诏

有“自今后，非惟旬休及节假，百官等曹务无事之后，任追游宴乐”等[3]；同时还组织各类大酺活动，并

安排宫廷乐人参与其中，除了公孙大娘以外，还有如前文提及的庞三娘子等。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也

与“安史之乱”的突然爆发有关。“安史之乱”是唐代历史上极其惨重的灾难，对宫廷音乐破坏极其严

重。王维《凝碧池》就是对这惨状的痛心描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落叶空宫

里，凝碧池头奏管弦。”盛唐宫廷乐人因此大量流散至民间，除了前面述及的许云封、天宝乐叟以外，

还有如著名的宫廷歌唱家许永新，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载，“洎渔阳之乱，六宫星散”[4]后，她先是为

一士人所得，后来又坠入青楼卖唱谋生。还有唐代戴孚《广异记》中的梨园笛师，“唐天宝末，禄山作

乱，潼关失守，京师之人于是鸟散”，他只好躲到终南山里[5]。“安史之乱”以后，宫廷乐人流落至民间

后，不少又一路向社会治安相对稳定的南方流散。唐肃宗执政以后，为了减轻朝廷的负担，不但没有

将那些已经流散至民间的宫廷乐人召回，而且还对宫廷音乐机构进行裁员，并放松了对宫廷乐人的

管理，好让他们到民间表演自谋生计。《推恩祈泽诏》：“太常寺音声，除礼用雅乐外，并教坊音声人等，

并仰所司疏理，使敦生业，非祠祭大祀及宴蕃客，更不得辄有追呼。”[6]受宫廷音乐格局转变的影响，此

时的民间音乐也由先前的沉寂走向了活跃。

纵观杜甫的一生，当盛唐后期宫廷音乐逐渐开放时，他正处于青壮年。作为活跃于京城并且已

经具有了一定社会影响力的文士，此时杜甫自然有了更多的机会了解到乐人们，或是目睹或是耳

闻。“安史之乱”以后，杜甫的逃亡路线又与绝大多数乐人们相同，这样他又会有更多的机会与乐人们

近距离的接触。创作源于生活。杜甫是一位观察敏锐的诗人，尤其擅长从现实生活中撷取素材，《岁

寒堂诗话》誉之曰“在山林则山林，在廊庙则廊庙，遇巧则巧，遇拙则拙，遇奇则奇，遇俗则俗，或放或收，

或新或旧，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唐音癸签》也有“少陵……诗料无所不入”[7]。这样一

来，他必然会在诗中对这些乐人们多加留意、广有呈现。

杜甫在乐人诗上所作的大力开拓，不但使同时代的乐人们留下了动人的丰姿，而且还对后世乐

人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下面仅以中晚唐乐人诗歌为例略述之。

首先，宫廷乐人成了中晚唐乐人诗歌描写的重要内容。中晚唐乐人文学描写的宫廷乐人种类更

加丰富，既包括当代的宫廷乐人也包括宫廷旧乐人。在宫廷旧乐人中，关于盛唐宫廷乐人的描写不

少，其中张祜所创作的诗篇最为丰富。如他的《正月十五日夜灯》、《上巳乐》、《邠王小管》、《春莺啭》、

《退宫人二首》等诗篇描写了居于宜春院的盛唐内人，另外《宁哥来》描写了当时的著名俳优黄幡绰，

《雨霖铃》描写了盛唐著名作曲家张徽，《邠娘鞨鼓》描写了宫廷器乐演奏家邠娘、冬冬、贞贞等，《耍娘

歌》描写了盛唐著名的歌唱家耍娘，《悖拏儿舞》写的是盛唐著名的舞蹈家悖拏儿等。除此以外，还有

顾况《听刘安唱歌》、王建《旧宫人》、元稹《连昌宫词》与白居易《江南逢天宝乐叟》等。不仅关注盛唐

宫廷乐人，诗人们还描写了不少中唐宫廷旧乐人。其中以杜牧所作最多，有《出宫人二首》、《宫人冢》

与《杜秋娘诗》等，另外还有刘言史《赠陈长史妓》、刘禹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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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杜甫对唐代乐人文学的大力开拓

韦太尉席上赠）》及李频《闻金吾妓唱梁州》等。关于当代宫廷乐人的诗篇也不少，而且不少著名的宫

廷乐人会被多位诗人进行描述。比如描写李凭的有杨巨源《听李凭弹箜篌二首》和李贺《李凭箜篌

引》；描写田顺郎的有刘禹锡《与歌童田顺郎》和白居易《听田顺儿歌》；描写曹刚的有刘禹锡《曹刚》、

白居易《听曹刚琵琶兼示重莲》与薛逢《听曹刚弹琵琶》；描写米嘉荣的有刘禹锡《与歌者米嘉荣》与梁

补阙《赠米都知》等。

其次，在描写内容上，除了容貌与技艺以外，乐人生活的其它方面也被大量描写，由此我们可以

充分了解中晚唐乐人丰富的生活。比如刘禹锡《伤秦姝行》、《忆春草》及《赠李司空妓》以及白居易

《杨柳枝词》等作品描写了当时社会常见的乐人易主现象；元稹《崔徽歌》与白居易《燕子楼三首》等作

品写了乐人们对于爱情的忠贞等。

再次，中晚唐作者对乐人所倾注的感情除了孟郊《教坊歌儿》与杜牧《泊秦淮》偶尔增加了批评与

讽刺之情以外，赞美、同情与伤感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唯一有所不同的是，中晚唐诗人因为对乐人的

生活有了更加充分的了解，所以他们在表达这些感情时较之杜甫更加具体、细腻且有针对性。比如

同样是赞美，白居易《问杨琼》主要是对杨琼的演唱技艺的赞美，指出她在表演时能够做到声情并

茂。同样是同情，白居易《琵琶引并序》则是通过琵琶女少女时代在京城生活的风光与年老色衰嫁给

商人后流落江湖的落魄这一详细对比，表达了对她的深切同情。同样是感伤，杜牧《张好好诗》通过

乐人张好好艺人身份的不断变化，由营妓变为家妓进而又成为酒妓，揭示出她的人生在不断地走下

坡路，由此表现了对她的深切关怀。同样是感伤，杜牧《杜秋娘诗》先是描写杜秋娘才华的高绝和不

幸的人生经历，由强烈的反差进而展开联想，得出“自古皆一贯，变化安能推”，最终落脚到士人命运

上，“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难期”，从而对整个士阶层的人生产生深切的忧伤。因此，中晚唐乐人诗歌

是沿着杜甫的开拓向着纵深方面发展的。

关于杜甫对中晚唐乐人诗歌的影响，还可以从其他很多地方看出来。比如在结构上，李绅《悲善

才》和白居易《琵琶行并引》这两首诗与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剑器舞行》几乎一样，都是由诗与序两部

分组成。比如在技法上，白居易《江南逢天宝乐叟》与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一样，均是通过对乐人境

况的今昔对比，表达了对盛唐的缅怀之情。正因为如此，人们在评价中晚唐乐人诗篇佳作时，时常将

之与杜甫的乐人诗结合起来。如《古欢堂集杂著》曰：“余尝谓白香山《琵琶行》一篇，从杜子美《观公

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得来”[1]；《唐宋诗醇》：“及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与此篇（《琵琶行

并序》）同为千秋绝调，不必以古近前后分也”[2]、“（白居易《小童薛阳陶吹觱栗歌》）全是摹老杜《观舞

剑器行》而变化出之，笔力峭劲，词意奇警，在集中又高一格”[3]、“‘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

多’，刘禹锡之婉情；‘钿蝉金雁皆零落，一曲伊州泪万行’，温庭筠之哀调。以彼方此，何其超妙！引

千秋绝调也”等[4]。由此也可以看出杜甫对于后世乐人文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总之，杜甫是唐代第一位在乐人文学方面大力开拓的诗人，其创作的乐人诗不仅数量多，而且内

容丰富，渗透了丰富深厚的感情，动人心弦。杜甫之所以能够如此，不仅与他的禀赋有关，而且还与

盛中唐之际音乐格局的改变使他有更多的机会与乐人们接触密切相关。盛中唐之际，繁荣的宫廷音

乐由封闭走向了开放，民间音乐由沉寂变得活跃。这种改变既与唐玄宗执政后期因为国力强盛而欲

“与民同乐”的心态有关，也与“安史之乱”的突然爆发有关。杜甫在此方面的开拓对于后世乐人文学

影响深远，可以说中晚唐乐人诗几乎没有超出杜甫开拓的范围，只是沿着他开拓的方向朝着纵深处

发展。

〔责任编辑：平 啸〕

[1][2][3][4]陈伯海：《唐诗汇评》，〔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9页，第2109页，第2152页，第1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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